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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回到危樓，屋頂瓦隙間像是天女散花，地上已經濕了一片。幸而雨勢不大，還不算嚴重。　　下午，凱洛琳出去看朋友，我也

趁機回餐館去。一進門，便見老馬和吳先生在談天，老馬見到我，大叫道：「空空道人來了！」

　　這話雖然略為失真，但卻不假，我們正是中國古代小說上的神仙人物。只是我們空有空空，卻沒有騰雲駕霧、撒豆成兵，化清

水為麵包的本事。

　　在海外的華僑，每個人都有本難唸的經。在國內，誰不羨慕他們那種出手闊綽，揮金如土的氣派？其實那是因為國外的生活水

準高，日子一久，對金錢的概念習慣了。回到國內，眼見樣樣便宜，人生難得享受，又何必寒傖？（註：本書寫於１９７３年，今

昔有別矣）。

　　再說，這些華僑精通當地語文的人不多。他們兢兢業業，無非是圖個生活溫飽，一點一滴聚集成些微的事業。但是他們張口是

啞巴，睜眼是瞎子，豎耳是聾子，生活享受完全等於零。
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事業無不是逼出來的。天下古今一般，只要刻苦耐勞，必能白手成家。但是平心想想，幾十年的光陰，背鄉離

井人地生疏。在國內放不下臉做的事，到了海外，也不得不咬牙苦撐，真是所為何來？

　　這一肚子苦水，我知道得太清楚了。然而社會是現實的，只要大爺拿得出錢來，誰又不朝著你笑？為了博取這窩心的一笑，人

人爭著出國，夢想著揹一面僑領的大旗回來，這也可謂光宗耀祖的另一章吧！

　　我做了神仙後，他們很希望和我聊聊。在座的還有一位姓王的朋友，他由台來巴浮沉已近十年了。由於年事已高，既拿不起，

又放不下，五十多歲尚未娶妻。中國人沒有適合的，外國人他又不敢要，因此每日大唱低調、窮吹胡笳。

　　他聽說有個中國人在巴西做了神仙，頗為嚮往，正在談著，我卻駕雲馭劍的來了。

　　我們寒喧完畢，老王便說：「他們說你在修神仙，我看你倒像個嬉皮。」

　　「他們說得不錯，每個時代有它專用的語彙。在古代，嬉皮就是神仙；在現代，神仙就是嬉皮。」

　　「怎麼能相提並論？神仙多麼清高？」

　　「什麼叫做清高？不惹是非，不履塵世，不沾煩擾，如此而已。」

　　「可是嬉皮要錢，討飯……」
　　「神仙難道不化緣，不收人間香火？天主教、基督教教徒難道不募捐不獻款？」

　　「教會有益於人類精神！神佛也是以濟人為目的！」

　　「如果你不接觸宗教，怎麼能瞭解他精神的感召？你不接近嬉皮，又怎知嬉皮不具有精神力量？」

　　「照你說嬉皮都是好的囉？」他突然下了斷語。

　　「我沒這樣說，任何團體都難免良莠不齊，尤其是像嬉皮這種新興的社會現象，青年多只模仿了嬉皮的外表。但是只要是膜拜

自然，斷絕物慾的，就有資格稱做嬉皮。」

　　「我有幾個主顧，富有得很，也是嬉皮。」

　　「那都是風頭主義者，許多人把嬉皮當作時髦的象徵，卻忍受不了斷絕物慾的痛苦，於是披上嬉皮的皮毛，過著嬉皮最反對的

物質生活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嬉皮要反對物質生活呢？反對到向人討飯，也太沒有立場了吧？」

　　「這要看各人對物質生活的體驗而定，假如你認定物質能滿足你，就沒有反對的必要。如果你認為物質不能滿足你，回頭在精

神領域中追求，你就是嬉皮。」

　　「所有的嬉皮都是這樣嗎？」

　　「不盡然，各有各的想法。」

　　「我不信做嬉皮能夠得到滿足。」

　　「因為你不是嬉皮。」

　　「我總覺得嬉皮沒有道德觀念。」

　　「舉個例看！」

　　「比如說，他們男女不分，關係隨便。」

　　「請問你平時怎樣解決性的需要？」

　　「花錢找妓女！」

　　「除此之外呢？」

　　「運氣好的時候，可以釣個女孩子，同樂一番。」

　　「假如常常有這種好運，你會拒絕嗎？」

　　「笑話！誰會拒絕？我又沒有老婆管。」

　　「你不認為這樣不道德嗎？」

　　他想了一會，說：「大家都是自願的，我年紀雖大，卻很開通。」

　　「那麼，嬉皮有什麼不道德的呢？」

　　他語塞了，但仍然堅持說：「我是解決問題，他們是故意追求刺激，而且互相雜交。」他停頓了一下，好像發現了自己的理由

不很充足，又強調說：「我是老了，沒辦法結婚，他們為什麼不結婚？」

　　「王先生，在中國沒有嬉皮，是吧？」

　　「不錯，至少我沒見過。」

　　「那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尚未破產，一般人精神上還有寄托，家庭觀念很深，物質文明也沒有達到如同歐美社會的危險邊

緣。嬉皮是歐美社會病態的反叛，在他們的社會中，性開放之觀念已深入人心，家庭制度又破產了，嬉皮不過是反對空有其名的結

婚制度。但是我也見過彼此相愛相守，不需要法律約束，他們可能比一般所謂的夫婦更能忠實於彼此。」

　　我指的是尼奧和秀子，以及菲力與白蒂。

　　「那麼，沒有一般傳說的男女亂交囉？」

　　「當然有！在沒有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侶之前，我們經常有你所說的好運氣。」

　　「那麼，我可不可以參加呢？」他顯然心動了。

　　「歡迎，但是，只是為了性發洩就不值得，除非你是真心追求解脫。」

　　「我當然想解脫，可是，我不能不顧自己的生活呀！」

　　「你發了財就可以得到幸福嗎？」

　　「那當然！我要找多漂亮多年輕的女孩都可以！」顯然，他想參加沒有別的動機，只是為了性。



　　我無言了，這時老馬插口道：「你是打算永遠做神仙了？」

　　「目前我只是在研究他們，我總覺得儘管他們有部分道理，但是一個不能廣泛為人類接受的現象，就不是絕對的真理。遲早有

一天，我會找到一條更適合自己的道路。」

　　吳先生聽得不耐煩，說：「談什麼嬉皮、神仙，我們正好三缺一。你來了，先湊一桌解脫解脫。」

　　我說：「我一點興趣也沒有。」

　　吳先生：「誰管你有沒有興趣！有時間就行，錢我可以投資。」

　　老馬也說：「你不是神仙嗎？神仙以濟人為樂，就算你沒興趣，犧牲一下自己也是應該的。」

　　「是啊！發發慈悲，救救我們這些煩惱無聊的俗人吧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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